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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代务农，传承下来的家训
就六个字：血汗钱，万万年。简约质
朴，满满的草根气和泥土味。家训的
传承模式没有入书入刻，只是简单的
言传身教。父亲给我家训的示范让我
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父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村里
推荐到县砖瓦厂当工人，成了村里令
人眼热的吃“国家粮”的人。母亲在家
带着我的3 个姐姐和我，日子虽然清
苦，但每个月的 15 日，父亲带回工资
的这天，我家像过年一样快乐。在我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把幸福撒满全
家的人。

全家一直沐浴着父亲带来的幸
福感，可全家人从未去过他的工作单
位，对他的工作始终是个迷。我读小
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暑假，有幸随邻村
父亲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父亲的厂
子。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县城，
也是第一次代表全家去看望父亲。父
亲很高兴，特意倒了一个班，牵着我
的手游了热闹繁华的县城，我第一次
尝到肉包子、油条、苹果的美味。第二
天清晨父亲要照常上班，出于好奇，
我偷偷跟在父亲后面想知道上班是
怎么一回事，回去好在伙伴们面前显
摆显摆。

只见父亲来到工地上，穿戴好厚
厚的深灰色工装，然后拖着一个专用
平板车，来到工棚内，在轰鸣的机器
前装上一车湿红砖坯，每车 20 板，每
板10块，上下两层叠装，重约1200公
斤，转身拉100余米，然后上一个大约
30度、50米长的坡。为了省力，旁边安
装了一台卷扬机循环带动的钢索。父
亲熟练地将车上的挂钩钩在钢索上，

一边用力下压板车把杆，一边迈开大
步快速爬坡。到得坡顶，迅速取下挂
钩钩在把杆上，再拉80米左右到晒砖
场，将砖坯整齐地码放在砖垛上曝
晒，卸完后原途返回。如此往复几趟，
只见父亲已是汗流夹背，气喘吁吁
了。在所有工人中，父亲相对矮小，比
别人拉起车来格外显得吃力。

父亲那豆大的汗珠、粗短的气
息、疲惫的步履、弯弓的脊背，这些定
格的画面第一次映入我眼帘时，我惊
呆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原来父亲
是贴着“国家工人”的标签，干的却是
比农民还苦还累的活。老驴拉磨式的
机械与循环就是父亲的工作常态，是
父亲用汗水浸泡出的工资滋润了全
家的生活，是父亲弯弓的脊背垫高了
全家幸福的高度。这次县城之行，秒
杀了我的优越感，从此，我在伙伴中
不再显摆，不再神气，也不再淘气，开
始收心，埋头读书。几番寒窗苦读，我
终于收获了心仪已久的大学录取通
知书。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父亲亦喜亦忧。喜的是我考上大学，
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忧的是时过
境迁，随着母亲的患病去世和父亲的
年迈退休，原本不殷实的家境已是家
徒四壁，这笔不菲的学费将何以堪？
过了两天，父亲很坦然地对我说：“儿
子，莫靠天，莫靠地，只能靠自己，我
们去打工挣学费。”原来这两天父亲
联系了一个老伙计，为我们父子俩揽
到了守仓库和装卸烟叶的活计。

装卸烟叶是个极苦的差事。每包
烟叶打包好后均重60公斤，入库时要
从大卡车上卸下，背着走 50 余米，码

在仓库的烟垛上，出库时一件一件再
背下来装上车。这活只有农村里那些
精壮劳力才敢揽的。我的加入，刚开
始他们都担心我“拖后腿”，但听说我
是来挣学费读大学的，就有些感动
了。我从没做过这样的重体力活，但
为了学费只好硬着头皮上。我当时把
上衣一摔，肩上披一条麻布袋，站在
车下扎个马步，一包烟叶快速落在肩
上，感觉腰和腿一下子就往下沉，好
久才把持住，迈开沉重的双腿慢慢往
仓库里挪。几趟下来，整个人都快虚
脱了。这样的高强度的负重前行，到
每个人身上都不轻松，汗水像泉水般
不断涌出，砸在地上。

装卸队员都是附近村民，中午
都要回家吃饭并休息，中间有两个
多小时，工地上就只剩下父亲和我。
每到这个节点上，总有一台带拖挂
的大卡车装着满满的一车烟叶开进
来，并以高出装卸队的价格央求我
卸车。尽管很累，但为了筹措学费，
我咬牙应承了下来。父亲在车上推，
我在车下背，十余吨的烟叶我父子
俩就在这段休息时间背完。后来我
才得知，这是善良的村民特意安排
的，好让我积攒学费。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机关工作，改
写了祖辈靠拼血汗挣钱的历史。年迈
的父亲也常来看我，每次回家时他总
爱唠叨那句“血汗钱，万万年”的家
训，末了还要补上一句“公家的钱，千
万莫去贪便宜”。年轻时我嫌弃他的
啰嗦，但父亲像要完成他的使命一样
总是很执着地坚持。

随着生活和阅历的积累，再来品
味家训时，父亲已然作古。双亲均已
驾鹤西去，故乡已成了诗和远方。近
些年来，随着自己慢慢变老，故乡的
云常打湿我的思绪，忍不住常往老家
走。不为别的，只想再回味家训的味
道。虽不能再与父亲对饮，但每次经
过父亲的坟茔时，总能感觉到他的唠
叨：血汗钱，万万年！

（作者供职于邵阳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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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钱 万万年
周后平 麻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南的
乡村随处可见麻雀的影子。

童年生活里，每每放学路上，
满眼都是一团团、一簇簇，成群结
队、密密麻麻的小精灵。它们汇集
在乡间小路，农田屋舍，掠食水稻，
抑或飞到晒谷坪觅食。只只麻雀落
地，蹦蹦跳跳，始终和人保持距离。
待人走近，哄地腾起一片云，时而
落地卷起一阵浪，时而从这丘水田
飞向那块旱地，像大地的舞者，给
乡村增添了无限生机，也给农人带
来了无限烦恼。

麻雀太多，稻田旁边，旱土地
里，晒谷场上，就多了一道风景
——稻草人。这些稻草人歪歪斜
斜立在各自的“岗位”，衣袂随风
而舞。聪明的麻雀似乎很快就掌
握了它们的“性情”，一番试探后，
居然识破天机。稻草人黔驴技穷，
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四处“掠
夺”。

“一只麻雀，抵二两人参。”遇
上青黄不接的秋冬时节，麻雀一
度成为农家餐桌上的佳肴美味。
秋冬交替，红薯藤陆续被乡民收
割，束缚成一小捆，一字排开晾
晒，风干后储备为牲口过冬的口
粮。这些地方，也成了麻雀们光顾
的天堂。北风呼啸的夜晚，二叔带
上手电筒，蹑手蹑脚摸到风干的
红薯藤蔓里，拧开手电一照，依稀
可见闭目养神的麻雀。这些白天
反应敏捷的麻雀，此时成了我们
的“瓮中之鳖”。下雪天，老屋里也
成了我们捕捉麻雀的场地。在阴
暗的老屋后门口撒上一层米粒，
人躲在门后，待麻雀接二连三进
屋觅食，人呼地一下窜出去，迅速
把门闭上。麻雀们慌乱间上下逃
窜，几经折腾，浑身发软。我们燃
起煤油灯，然后用小渔网网住它
们。

由于大规模捕杀，一段时间，
麻雀踪影难觅。近些年，生态得到
保护，熟悉而又陌生的小精灵，又
重回乡间城镇。麻雀的是非功过，
只能任后人评说。

乡桥
乡桥本无名。桥上的人来了

又去，去了又回，日子久了，便唤
它“乡桥”。桥头零乱堆积着刻有

“将军箭”字样的石碑，歪歪斜斜
地记录着桥的年轮。

开春的时候，浑黄的河水从
上游山谷直泻而下，乡桥在风雨
中岿然不动。夏夜，月光徐徐升
起，“双抢”一天后的乡民融入清
凉的河水里，享受着凉爽惬意。到
了秋季枯水季节，河水刚盖脚背，
各种鱼儿在桥的石墩下筑窝。石
斑鱼，黄鸭叫，还有一种背上带锯
齿的沙泥鳅，都汇聚在桥墩下的
水域嬉戏。冬天的乡桥并不萧条，
穿梭两岸的行人忙着办理年货，
花花绿绿的人影点缀着桥面，形
成一道独特移动的风景。

乡桥伴我走过美丽的童年。
一散学，小伙伴们牵着自家的牛
羊，不约而同来到乡桥附近的河
滩草坪。大伙聚集桥上桥下玩游
戏，欢声笑语响彻村野。

村上有人故去，都要在桥头
摆放一张桌子，举行祭祀。不管男
女老幼，也不管钱多官大，路过这
里，都要停下来。每逢七月半鬼
节，接送老客，迎来送往，这里成
了必经之道。

三岁那年的正午，哥带我去
乡桥下面的河道抓鱼。在桥上玩
耍的我一个跟斗栽下来，幸好有
邻村老人路过，拉起我放到桥上，
我居然安然无恙。父母忙乎寻找
那位救人不留名的恩人，想去感
谢，却再也没有联系上。父亲只有
带我去感谢乡桥了。他带着三牲
祭品，牵着我来到桥头，让我拜桥
老爷做干爹。从此，我多了一个外
号——“桥伢子”。

桥头住着一名孤寡老人，叫
国庆，我们唤他“国叔”。国叔话语
不多，每天赶场回家路过的行人，
都要在他的小屋里小憩一会。门
槛旁边的大瓷壶里，备有可口的
凉茶。倒一杯下肚，通体舒爽。我
的小学李老师，每天清晨伫立桥
头，翘首遥望桥那边大山深处上
学的学生，迎接他们过桥上学；下
午，又领着他们过桥回家，一晃就
是一辈子。

多年后，乡桥附近又新建了
一座水泥桥。除了汽车摩托车外，
乡民们还是习惯走这座乡桥。

（李宏伟，1974 年 6 月出生，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
歌学会会员，现供职于邵东县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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